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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

运河人家
YUNHE RENJIA

问月亭问映月湖问月亭问映月湖
————““河北好人河北好人””曹湘莉的故事曹湘莉的故事
高海涛

非虚构

“十一”长假，曹湘莉抽出一天时
间，游览了园博园。曹湘莉从未幻想
过旅行，作为一个从化验室到家，两
点一线生活的人，曹湘莉这样描述旅
行：“心中无比渴望，可是从不去
想。”因为，现实生活围攻着她、折磨
着她、纠缠着她。

曹湘莉登上北山，站在问月亭俯
瞰。以映月湖为灵魂的园博园，秋叶
叠翠，湖映古建，错落有致，与大运
河和谐共生。仿佛近在咫尺的沧炼公
司，就是曹湘莉工作近 32年的地方。
园博园的湖、山、园林消解了沧炼公
司工业文明的单调。林立的钢铁森林
反而衬托出园博园深邃自然，让人不
禁怀疑，这片钢铁森林是为园博园而
建。怎会出现如此错觉？或许大平原
的辽阔突显了其高耸与拉近，或许是
借景布局的黄金比例？当更遥远的大
运河非遗展馆、大化遗址公园出现
时，才让人明白，是它们背负的航运
时代、工业时代与网络时代的历史和
谐了这一切。

园博园初建时，曹湘莉来过这
里，看到被翻起的土块中苇根错综复
杂。曹湘莉想到的是自己的家庭。

一阵风，吹过问月亭，曹湘莉觉
得特别舒爽。这与她 15 岁时，接到
沧炼技校录取通知的那阵风一样舒
爽。当时曹湘莉虽然考上了沧州市第
一中学，可这个初二就读完 《红楼
梦》，与金庸、古龙、梁羽生、《读
者》、《青年文摘》为伴，经常被电视
感动哭的人，选择了技校。 17 岁，
曹湘莉到沧炼化验室实习，一周后就
能独立工作，留下后，一直干了近
32年。从一名普通的化验员成长为高
级技师，带领团队完成无数次仪器调

试，先后7次斩获公司技术比武金银铜
奖。她制作了 60余项操作指导书和经
验分享资料，撰写了 12篇技术论文。
经她化验出厂的产品，质量合格率
100%。她带出的徒弟，有20多个成为
技术骨干。

也许命运故意挑战曹湘莉极限。
2002年的一天，伴随着婴儿的啼

哭，曹湘莉成为一双儿女的母亲，未
来得及享受做母亲的喜悦，就被打入
龙凤胎均患“脑瘫”的命运深渊。一
个月后，儿子小小的症疾接踵而至，
发烧、白内障、自闭。女儿豆豆也一
样，且发育迟缓。

“豆豆白白净净，眼睛里透着天
真，怎么会是脑瘫呢？”曹湘莉百思不
得其解。她和家人带着孩子四处求
医。为了让孩子减少病痛，她和丈夫
定期带孩子到医院输脑活素、做高压
氧以及各种康复训练。

有段时间，豆豆一到夜里就焦
躁，整宿不睡，疯了似的喊叫。曹湘
莉和丈夫换着花样去哄，好不容易孩
子安稳了，半天没动静，他们又开始
担心孩子为什么不喊了。

“妈妈——”豆豆 4岁的时候还能
哼歌，有一天，听着音乐，突然地叫
了一声妈妈。听到这一声“妈妈”，曹
湘莉哭了。是那种无法自控的、抽泣
的哭。可是，从那之后，豆豆再也没
叫过妈妈。

豆豆喜欢坐车兜风，曹湘莉不忙
的时候，就会陪她到外面转转，为她
拍短视频。

通常，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这对母
女，更不会发现她们的秘密。但秘密
也有隐藏不住的时候——只要看到红
色的车，豆豆就想凑过去，因为他们

家的车也是这个颜色。在豆豆的认知
里，红色的车就是她家的。

太阳升上钢铁森林顶端，雾气渐
渐散尽。

一次，在重油氮含量分析技术攻
关中，她发现仪器校正曲线在某段区
间存在灵敏度低的问题。查阅资料、
反复分析、请教技术人员，一次次试
验，她终于攻克了重油氮含量分析的
难点，形成了自己的操作法。

她深知，化验是生产的眼睛。化
验员的每一个分析数据，都关系着产
品质量是否达标；它的及时准确，也
直接关系着生产装置的平稳运行，更
关系着环保这根红线。

也正因如此，这些年，只要有生
产需要，曹湘莉 24小时随叫随到。经
常是凌晨 1点到家，洗漱完还没躺下，
又被单位喊回去加班。

为了不影响家人休息，曹湘莉养
成了睡觉戴手环的习惯。这样一来，
就算手机调成静音，她也能及时接到
电话。

可是，命运总是不会放弃对她的
考验。2017年，新一轮的技术攻关即
将开始之际，曹湘莉所在班组进行了
优化整合，原本4个人的团队，只剩下
她和一名转岗职工，一时间，工作量
成倍增加。

可就在这时，坏消息接踵而至。
先是曹湘莉的公公被诊断为多发性骨
髓瘤，随后，她的母亲又摔伤不能自
理。那段时间，她和丈夫轮流回家照
顾孩子、去医院伺候老人，时间安排
得满满当当，有时一天一宿都合不上
眼。

朋友同事劝她把工作放一放，可
她却说：“班组人手少，有些分析只有

我一个人会做。分析工作耽误不得，
尤其是气体分析更要随采随测，稍一
耽搁，气体组分就变了。更何况，其
他生产岗位都等着检测结果进行下一
步调整。”

2021年 6月 23日，中国石化举办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第六届

“感动石化”人物颁奖典礼，沧州炼化
质量计量中心曹湘莉当选“感动石
化”人物。

颁奖典礼上，央视著名主持人敬
一丹满含热泪。台上的每一次交流，
敬一丹都用温暖的眼神鼓励着她。

“不要让自己太累了……”敬一丹
叮嘱曹湘莉。

曹湘莉说：“我一定会走好今后的
每一步路。”

颁奖后，中石化原董事长张玉卓
邀请获奖人共进午餐。这是一个自助
餐厅，选餐后，曹湘莉无意中和张玉
卓坐到了一桌。

张玉卓亲切地问她：“小曹，你父
母是做什么工作的？”曹湘莉从来没想
过，能和董事长这么近距离地唠家
常，他是那么亲切随和。

饭后，张玉卓用力地握了曹湘莉
的手，说：“给你家里人带好！”

曹湘莉当时觉得，更有信心去克
服今后的各种困难。

微风吹起映月湖水，一湖的波
纹，顿时让一个园子灵动起来。

还有5个月，曹湘莉就退休了。
前几天有一名记者问起曹湘莉退

休后的打算，刚才还滔滔不绝的她，
顿时语塞。

记者又问她：“你没有想过，为俩
孩子写一本书，一本以他们独特眼睛
看世界的书？”

曹湘莉突然充满深情地说：“从没
想过。”

“你可以想想，写出来一定会打动
人的。世界上的一切磨难，都是一种
歌，深层里满含人生哲思，找到它，
将它奏响。”

曹湘莉在问月亭望映月湖。其
实，这里本就是一片平地，挖出了
土，成了湖；堆起的土，成了山。看
看沧炼公司，再看看园博园，曹湘莉
突然明白了法国思想家罗兰·巴尔特的
那句话，“神话是把一个意义转化为形
式。”

这时，三年前豆豆能独立吃饭的
那个惊喜的、阳光明媚的午后，又呈
现在曹湘莉的眼前。

人间

“大化”的辉煌，在彩灯中定格
霓虹小火车，狂欢餐饮业
一排排白杨树，变幻着世纪颜色
红蓝绿紫……朦胧多姿
水幕电影，泼洒成瀑布之趣
我是你的点睛之笔，相迎以诗
一挥袖，唤醒又易醉

我与你的缘，来自大工业时代
1973，我们共同的生日
锻造，转化，氨罐，如空山又逢新雨
反复对照，看破大工业的气派

蒸馏提纯，热处理，防火安全
遗址落残，对影几人聚？
萧瑟的秋风，抓满冷月光
与夜痴狂，飞扬着风光独具
入木三分的生产线，始终肃穆
以散步的节奏，穿透旧址遗迹
诉说油气变飞雪，演绎深奥之谜
终与你擦肩，葬一身钢铁之躯
叹一句，复爱又复恨

诉前缘，望京杭大运河滔滔北去
移步换景，拈一束忘忧草簪发髻
惊鸿几缕灯影，月掩萤火熠熠

“大化”，我与你把根留住
烟尘漫漫已久散，转眼半个世纪
时至今日，我徘徊，你迁移
镜头回放，仿佛又回出生那一时

大化遗址公园大化遗址公园
战 芳

汉诗

工作中的曹湘莉工作中的曹湘莉 张玉香张玉香 摄摄

这世上精明的人忒多，忠
厚的人倒是稀缺了。

忠厚的人可靠可信。段文
岗国字脸，一笑眼睛眯成一条
线。嘴厚，鼻厚，耳朵厚。远
看，举止拙朴有些憨；近观，
面相里分明隐着富贵之气。我
一直搞不清楚，他哪里来的那
么多汗水呢？他的后背永远是
汗津津的，耳根后面的肉窝窝
里永远是汗津津的。

忠厚的人流出的汗水也是
忠厚的吗？别问我，问，我也
不知道。不过，有一点我倒
是可以说清楚，忠厚的人酒
风也忠厚，“我干了，您随
意！”一仰脖儿，一杯子。一
仰脖儿，一杯子。酒量大小
不去论，那种真诚那种宽厚
全在酒里了。三五杯之后，
大汗淋漓。于是，在喧嚣中
找出宁静，向你敞开心扉。
有时，我们尊重一个人，不
是因之官职或者拥有的财
富，而是因为我们尊重某种
可贵的品德。

在沧州的地界上，最有
名的人物就是纪晓岚了。纪
晓岚官至礼部尚书，权高位
重，举朝能匹者不过尔尔。
行走弘德殿，波澜万丈。纪
晓岚，纪大烟袋是沧州人心
里的岗。

1976 年，农历八月二十
六日，一个雨天，段文岗出生
于沧州南霞口镇段庄村，属
龙。段文岗的名字是他爸爸
起的。小名大名，都叫文
岗。沧州这地方靠近渤海，地
势低洼，几乎没有什么山没有
什么岭，岗就是沧州人心里
的高地。缺什么想什么——
段文岗的爸爸有个愿望——
要让这个刚出生的儿子成为
段氏家族的岗，而且是文
岗，非武岗，像纪晓岚那样
叼着大号枣木秆儿烟袋的
岗。希望儿子有“振衣千仞
岗，濯足万里流”的派头。
看来，段文岗一出生就承担
起某种重大的使命了。

不过，大号枣木杆儿的
烟袋可以复制，但铁齿铜牙
的纪晓岚却是无法复制的。
段文岗终究没有成为纪大烟
袋那样的岗，但却成为另一
道岗。

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
吃饭。段文岗干的事情，跟
我们每个人端的饭碗有关，
跟我们每个人的一日三餐有
关。想想看，现代农业无非
靠三样东西——种子化肥农
药。种子化肥不必细说了，
单是农药，我们一方面在声
讨它的罪恶滔天，一方面一
时半会儿还真的不能彻底离
开它。否则，虫口儿要比人
口儿凶猛得多。留给人口儿
的粮食没有几粒，留给人口
儿的菜蔬没有几根。段文岗
干的就是防虫除虫灭虫的事
情，就是为每个人从虫口抢
食物的事情。

然而，药事无小事，弄
不好要虫命也会要人命。不是
忠厚的人，不是忠厚的产品，
谁敢打出“天发农药——良
心药，天发造”的广告？除
非活腻了。即便放胆竖在什
么地方，也早被上当受骗的
人砸烂了。人，恐怕也被削
扁了。段文岗弄得“天发”
农药“没有农药味”，无色，
透明，低毒，可降解，但虫子
嗅之食之噼里啪啦往下掉。用
过的果农都说好，用过的菜农
都说好，用过的林农都说好，
不用担心这个那个的。如今，
人人说好的事情不多。是啊，
什么年代了，你好也不一定说
你好呀。凭啥将就呢？凭啥憋
着呢？鸡蛋里还能挑出骨头
呢！何况是罪恶滔天的农药
了。

但是，“天发”是个例外。
在北京郊区一次产品展

示会上，“天发”刚一露面，
就被果农抢购一空。难道段
文岗会施魔法吗？当然不
是。背地里，一个果农指着
段文岗宽厚的背影悄悄说：

“看面相，此人就可靠可信，
干不出坑人的事。”

段文岗假装没听见，偷着
乐。眼睛眯成一条线。

心里，舒坦无比。

长长的大运河，流到这里折了个弯
儿，一个大半圆形的弯儿，像个硕大的
耳朵。捷地镇就在这个大耳朵的边上，
紧紧地依偎在大运河的堤岸旁。

“这河怎么会有这么个大弯呢？”我
满怀疑惑地询问镇子里的老人。

“这河可不止你眼前这一个弯儿
呢，从南到北，有着数不清的弯儿，这
是为了古时候行船，不管是顺风，还是逆
风，船夫都能自如地停泊、滑行，直直的
可不行哟。”爷爷神秘地说着，仿佛这是门
儿充满玄机的大学问，“在那时候，没有航
空，没有铁路，这大运河可就跟现在的
京沪高铁差不多，北通京津，南连苏
杭，南来北往的都指着它呢！”

老人讲起大运河的事，滔滔不绝起
来，仿佛那是一部永远也讲不完的书。

乾隆爷下江南，定是风调雨顺好年
头。镇子上的老人们这么说起时，眼里
充满着神奇的光芒。有一年的春天，乾
隆皇帝沿运河南下，乘船至此，正好小
憩醒来，就问身边的大臣纪晓岚，这是
到哪儿呢，纪晓岚聪明机智，怕说捷
地 （劫帝） 镇有所冒犯，便随口脱
出，醒龙镇。龙来了，镇村醒啦！乾
隆大悦，这小镇也由此得了醒龙镇的
美名。也正因了运河这绵绵流长的河
水，才有了古时数不清的过往船只、
船队，南来的商贩，北往的镖客，闯
荡的艺人，显赫的达官，来来往往，
浆声不断。当然，也少不了船匪水霸
来作怪，由此又演绎出了众多英雄豪
杰争斗的精彩大戏，沧州人，把式厉
害着呢，江湖上也就传出了许多诸如镖

不喊沧的佳话。
镇子里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有一

天晚上，几个把式高手坐在大堤上，借
着皎洁的月光，高谈阔论着各自的高超
武艺，切磋正酣，忽然不远处跑来一匹
白马，雪白雪白的鬓毛，闪闪发亮。
哇，这下可有显示本事的机会了！几个
人不约而同地飞身冲上去，白马的速度
却更快，一声长嘶蹿了出去，只见人们
飞身走影，辗转腾挪，使出看家的本
事，眼看把个白马圈在了水边，但一眨
眼，白马就没了影儿，只剩下一河清凌
凌的水奔流不息，如一匹奔腾的马……
钻水里了吗？一个水泡都没冒呢？几个
人摸不着了头脑。回去后跟老人们提
起，老人们听了笑呵呵地说，你们这些
年轻人啊，别说白马，就算得了白马的
毛儿，也算你们有本事呢，那可都是运
河里的宝啊，是运河的精灵！

有谁能猜得透这大运河的神圣和厚
重呢？千年的运河水流淌了千年，度过
数朝数代，流到这，却不知不觉里有了
流干的时候。

“运河这儿怎么干的呢？是因为有
了铁路，不再那么需要行船，年久失修
的原因吗？”我失望地问老人。

传说是乾隆经过此地，为治理运河
防洪，题了五言御碑。随口说了句“碑
倒河干”。“文革”期间破“四旧”，御
碑就被推倒了……之后，绵绵不断的运
河水就真的干涸了。

老人轻轻地叹了口气，千年运河，
百年兴衰啊。脸色愈发神秘起来。

现在的乾隆御碑早已被竖了起来，
而且专门修建了御碑苑，更让人可喜的
是大运河申遗的成功、大运河文化带的
建设。我似乎又看到了大运河绵绵流长
的河水，又孕育出了新的无比的灿烂和
辉煌。

大运河贯穿古今，联通南北。
“夜半不知行远近，一船明月过沧
州”，沧州作为流经里程最长的运河
城市，深受其文脉滋养，形成了文武
沧州的城市灵魂。

大运河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而
踢毽流传民间同样有着两千多年历
史。据史料记载，隋、唐、明、清常
有各行人士乘船来至沧州南川古渡、
长芦盐场等码头，学习交流运河沿岸
多种踢毽花样。可以说，“毽子文
化”虽不及沧州武术、吴桥杂技那般
驰名，却一直根植于大运河畔，点缀
印记，延续、繁衍着其独特的魅力。

今年暑期，经友人介绍，我加入
了沧州毽协南环俱乐部，跟着毽界前
辈“元宝”开始学习大白毽。一入园
方知春光几许，原来看似简单的踢
毽，包含着“盘、磕、拐、蹦、落
儿、抹、砸、蹁”八项基本功。在这
基础上，还有“秦楚背剑、鹞子翻
身、马踏飞燕、暗度陈仓、旋风踢等
有100多种高难度动作。最难的是要
瞬间对毽子的方向、落点、时间及击
打时机进行准确地判断，需要日复一
日地苦练，与沧州武术异曲同工。除

了练习基本动作外，还要拉韧带，练
到浑身肌肉酸疼。初期我产生了放弃
的想法，但在队友们的鼓励下，我坚
持了下来。每当看着队友们围成一
圈，你一脚，我一脚，起跳蹁腿，
前合后仰，像是一只只翩翩起舞的
蝴蝶，就有了美的享受。飞舞的毽
子牵动着所有人的眼球，调动着所
有人的责任心，激发着团结进取的
精神。踢毽时有说有笑，有喊有
闹，有时为了一个精彩的动作被齐声
夸赞，有时又屏住呼吸，生怕一丝一
毫的走神影响发挥，气氛融洽而热
烈，严肃又活泼。

因为踢毽运动，我受益匪浅，不
仅改善了多年的肩、颈、腰的疼痛症
状，还感受到团队的温暖和运动的快
乐。正是因为更多的人感受到了踢毽
的魅力，使沧州毽协南环俱乐部发展
迅速，群会员达到了450多名，参加
习练群众达千人以上。近年来多次在
国家、省、市级比赛中取得了优秀成
绩，积极协助沧州毽协圆满完成“运
河古郡美丽沧州”主题类大型比赛。
俱乐部开展“国庆我宣誓”活动及社
会群体类志愿服务。经常有北京、保

定及省内外等200多名踢毽爱好者来
此交流学习。

“毽子文化”受古运河畔的文化
滋养，像是一朵绽放的莲花大放光
彩。随着城市更新，古运河畔再次
焕发出新的生命力，独具沧州古文
化特色的重要景观景点被一一串
起，尤其是沿线佟家花园、南川古
渡、锅市街、枣市庙等 11处码头风
貌再现且沿用千年旧址名称，寓意
重现古代运河畔沧州“帆樯如云、
万舟骈集”繁荣景象。已经成为人
们亲近古运河、传承延续文化的重
要载体。我们的踢毽场地就在黄河
路桥西南河岸的休闲广场上，夜幕
降临时，约毽黄昏后。在大运河夜
景柔和的灯光下，演绎着“前抬后
打空中绚，串串银铃漫远涯”的毽
舞画面。邻近的场地还有戏曲梆
子，武术表演相映成趣，成为大运
河畔古文化传承的一个缩影。

古运河畔史韵悠悠，源远流长，
如同一条脐带，将我们与古文化连在
一起。而河畔毽舞，不仅传承了两千
多年的民俗，更是大运河畔乡土文化
的生动实践。

毽子飞舞运河畔毽子飞舞运河畔
商 策

在场

钓 王少华 摄

乾隆御碑乾隆御碑
云 霞

段文岗段文岗
李青松


